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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小草

　　年近七旬的单霁翔，穿着他标志
性的黑布鞋，再次出发了。
　　 2021 年，他担任发起人和文化
向导，完成了全国首档世遗揭秘互动
纪实节目《万里走单骑》前两季的录
制。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他以平均两天
一期节目的录制周期，带领“万里少年
团”遍访河南、江西、福建等 7 个省市
12 处遗产地。这些遗产地分布广泛、
各具特色，其中既有 1987 年中国首
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也有
2021 年最新的世界遗产项目，还有名
列《世界遗产预备清单》正在争取成为
世界遗产的项目。
　　每到一地，他除了踏访遗产地，与
当地遗产研究者、保护者交流，品尝地
方美食，体验非遗传承……用多种不
同的方式，将承载人类创造和思想的
世界遗产，透过屏幕带入普通人的
日常。
　　在皇城根遗址公园内的北京东城
文化发展研究院，单霁翔接受了新华
每日电讯记者专访。聊起目前的生活
状态，他笑言：“我退休快三年了。感觉
就好像没退休一样，每天还得早起去
上班，只是上班的地点变得不确定
了。”
　　如今的他工作依旧繁忙，除了发
起、制作《万里走单骑》，他还参与了一
档讲述北京城市规划的节目，同时在
各大高校巡回演讲，当然也少不了
写书。
　　谈到自己的写作计划时，他感叹

“终于有时间整理以前想写但是没时
间写的素材”，退休后他得以从繁忙的
日常工作和会议中脱身，有了更多时
间写作。除了跟故宫有关的内容，他的
写作主题还涉及文化遗产保护、城市
规划、历史建筑活化等方方面面。“几
十年下来，写了有 70 多本书。”单霁
翔总结道。
　　当年履新故宫博物院后，他花了
5 个月走遍故宫 1200 座建筑 9371
间房。也有数据显示，2012 年到 2018
年，他做了 1185 场讲解，超过 2000
个小时。直到现在，他依然每天遵循着
严格的时间表，将热情和勤勉投注在
文化遗产保护的路上。
　　“平均每天要走一万到三万步。”
面对记者的提问，他粗略估算了自己
每天的行程，还不忘“萌萌哒”地调侃
一下自己“做冬奥会火炬手那天走得
最少，只有 60 米”。
　　在《万里走单骑》第二季即将收官
时，单霁翔回到北京，在他最熟悉的中
轴线上度过了 24 小时。“万里少年
团”兵分两路，从中轴线的两端——— 钟
鼓楼、永定门出发，一路朝南、一路向
北，最终在天安门广场会合，伴随着日
出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我们想通过这一幕告诉人们，文
化遗产跟今天人类的生存、跟我们的
文化传承、跟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包
含着非常广泛的内容。”单霁翔说，“所
以要把文化遗产和每一个人现实生活
的联系和意义讲清楚。其实，每天我们
可能都行走在文化遗产中，感受到文
化遗产的魅力，它对现实生活是有很
大帮助的。”

 “文化遗产不仅是历史的，

还是现在的，更要走向未来”

　　记者：从“故宫看门人”到“世遗守
望者”，退休之后您从“走遍故宫每个
角落”到“用脚步丈量中华世遗”，对于
这种变化您有什么感触？为何选择用
综艺节目的形式推进世遗保护工作？
　　单霁翔：以前在故宫每天要走几
万步，也会和观众交流，问问他们需要
什么，不过更多的是检查安全、环境卫
生等各项工作；包括之前在文物部门
工作，到各遗产地去，也是带着任务，
去推进工作的。现在再去很多遗产地
就不一样了，是通过节目带领观众走
近这些世界遗产，讲述遗产地的故事。
　　中国是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

之一。很多遗产地人们耳熟能详，也有
很多遗产地人们叫不上名字；有的，人
们去过，但大多数，人们都很少去。其
实世界遗产是我们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中，最重要、价值最高的一部分。但是
很多还没有进入人们的生活，没有成
为人们的知识，所以我想应该把它介
绍给更多的人，让人们了解。
　　我一直从事遗产保护，去各个遗
产地的次数很多，每次去都有不同体
会。我就想通过节目的形式来和大家
交流这些体会。
　　一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西湖、
苏州园林、鼓浪屿，我们应该以什么样
的心情，或者从什么样角度去感受世
界遗产的魅力？比如西湖不仅有自然
美景，更重要的是文化景观。比如苏州
园林，每一处园林各不相同，不是千园
一面，每位园林主人营造的时候都倾
注了很多心血，如何叠山理水，建筑的
布置，植物的配置，家具如何设计，都
有所思考，才能让园林形成诗、书、画
的意境。
　　第二种是鲜为人知的，虽然是世
界遗产，但是很少有人去过，甚至没听
说过，比如像花山岩画、元上都遗址、
土司遗址等。我们希望介绍这类遗产
地的状况、价值。
　　还有一些文化遗产广泛分布在一
个城市中，人们应该如何参观？如果希
望了解遗产的话，什么样的路线合适。
像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 11
处遗产要素分布在嵩山广阔的区域，
如何理解一个完整的“天地之中”概
念？像泉州，以“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
商贸中心”为主题，如何从泉州众多的
遗产要素中提炼出这个主题？这样的
内容会让人们慢慢熟悉世界遗产，对
遗产保护的意义会有更深刻的了解。
当然像大运河、丝绸之路、万里长城等
线性文化遗产，需要更多宣传。
　　我特别希望跟年轻人交流这些文
化遗产的话题。但是我发现现在人们
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状态都有变化。现
在很多年轻人接受信息的习惯在不断
变化、使用的工具在不断变化，应用手
机、互联网等数字技术。所以视频节
目，比如像《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
藏》《上新了·故宫》这些收视率比较
高，尤其年轻人收看的比例比较高。我
如果写书的话，比较多的可能一本总
印量也就是五六万册，就算一本书可
能有两个人看，毕竟也就 10 万人左
右。但是一个《我在故宫修文物》，一上
线就 9000 万人次观看，不是一个数
量级。所以还是适应人们接受信息的
习惯，来做一些大众的文化传播。这样
可能更适应人们接受信息的现实
状况。
　　记者：《万里走单骑》第一季节目
从良渚古城遗址启程，第二季则从洛
阳出发，以北京中轴线收尾。在遗产地
选择上，您是如何考量的？
　　单霁翔：《万里走单骑》第一季的
第一集，我们选良渚古城遗址，有两个
意义，第一个，当时良渚古城遗址是中
国 55 处世界遗产中最新的一处，就
是刚刚申遗成功，希望更多人能够了
解 。第 二 个 ，更 重 要 的 ，它 是 中 华
5000 年文明的圣地。中华 5000 年文
明，在国际上一直没有达成共识。一些
人认为中华 5000 年文明只有 3000
多年是实证的。通过距今 5300 年到
4300 年的良渚古城遗址，包括大型水
利工程的发现，就实证了中华 5000
年文明史。我们想把这个故事讲好，所
以选为开篇第一集的选题。
　　第二季选洛阳作为第一站，因为
洛阳是一个很特殊的城市。洛阳是沙
漠绿洲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之一，又
是隋唐大运河的起点。唯一一个沙漠
绿洲丝绸之路和大运河交会的城市就
是洛阳。所以历朝历代在这里建都，文
化内涵非常丰富。我们想以这个节点
作为引子，所以选择了洛阳开篇。这季
结尾选择了北京中轴线。中轴线是一
条从钟鼓楼到永定门的 7.8 公里的古
都轴线。一方面整体呈现，另一方面重
点表现中轴线上最大的一处古建筑空

间，这样分成两集，最后结束的时候在
天安门广场。通过这样的结尾表明文
化遗产不但是历史的，而且是现在的，
更要走向未来。
　　记者：这一年您为了世界遗产的
保护和传承，一直行走在路上。回顾这
一路，您有什么样的感触？
　　单霁翔：中华文化遗产博大精深，
非常丰富。因为对文物的概念，每个人
有不同的认识，比如一些收藏家认为文
物就是那些古物、古董或者古玩。考古
学者研究的是出土文物上的历史信息、
文化价值。古建筑学家研究的是建筑在
历史上建造的过程，以及如何合理利
用。但其实文化遗产与人类生存、文化
传承有着非常广泛的联系，和每个人的
现实生活都有密切关系。所以我们特别
想告诉大家，人们每天都可能行走在文
化遗产中，感受文化遗产的魅力和文化
遗产对现实生活莫大的帮助。
　　通过节目，我们希望让观众感受
到原来文化如此丰富多彩，如此博大
精深。今天不仅局限于文物保护，而是
已经进入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这种
转变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遗产不仅有文化的，还有自
然的。比如庐山是文化景观遗产，武夷
山是文化和自然双遗产。一方面既有
非常壮美的山形水系、自然环境，还有
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有历代文人慕
名而来，在这里有很多的文化艺术方
面的创作，比如诗歌、书法、绘画、音
乐；第三方面留下很多文物古迹，特别
是像朱熹在武夷山和庐山都设立了书
院。白鹿洞书院还是著名的书院，也是
四大书院之一。这就把自然和文化融
合起来，人们不仅关注保护文物建筑
本身，还要关注自然环境。
　　第二，不能把文物看成是纯粹的、
静态的东西。我们走访了很多活态的
遗产，比如像西递、宏村，人还居住其
中，两个古村落已经成为世界遗产。特
别是像景迈山古茶林，布朗族、傣族、
拉祜族、佤族住在这山上，特别是布朗
族和傣族，世世代代生产普洱茶，是一
个活态的传承过程。
　　第三，文化遗产不仅有古代的，而
且有现代的、当代的。它不是凝固在一
个历史阶段，而是历代传承的。比如大
运河以及北京中轴线，是有生命的。大
运河今天还在航运、灌溉，还在美化城
市的气候和环境。中轴线上的天安门
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
国家博物馆等建筑是当代的，但也是
中轴线遗产的组成部分。
　　第四，文化遗产不仅是一个点，还
是一个面，比如泉州和景迈山是一个
范围。但是也不仅是一个面，还是一条
线。比如北京中轴线、长城、茶马古道、
大运河、丝绸之路，是文化线路。它不
但是商品贸易的线路，更是文化交流
的廊道，不仅带动了周围城镇的发展，
也增进了历史上的文化交流。
　　第五，保护文化遗产，不仅要保护
那些宫殿、寺庙、纪念性建筑，还要保
护普通人生活、居住、工作的建筑和环
境。比如大量的历史街区，包括福建土
楼、开平碉楼等乡土建筑。还有那些商

业老字号和工业遗产。这些都寄托着
人们世代的乡愁。
　　第六，也是我们在节目里比较注
意的，文物保护是保护物质的遗产，但
是节目中大量展现非物质的遗产，几
乎每一集都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
工艺的传承，当地民俗、地域文化的传
承。我们希望告诉大家，非物质遗产和
物质遗产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
整体。
　　记者：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录制
过程中一两个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
您感受也最深的故事。
　　单霁翔：我们在每一期节目中都
能感受到当地文物工作者为保护遗产
付出的努力和艰辛。比如有一家三代
人守护武当山；守护土司遗址的老爷
爷，如今他的孩子接过了守护的工作。
比如庐山监测中心的主任，她一家四
代在庐山上，参与文物保护。
　　比如在大足石刻，大家看到千手
观音修得很好，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
千手观音修复前的样子。尤其是汶川
地震后，千手观音的大量手指头都存
在病害，有的一只手甚至有一二十种
病害，文保人员为每只手建立档案，用
十年时间精心修复，过程很艰辛，很多
文保人员的身体都受了伤。
　　还有大足石刻博物馆首任馆长郭
相颖老人，今年 80 多岁，守护北山石
刻 20 多年。他不是简单的日常看护，
而是认真研究。今天他能够详细讲述
这些石刻的故事和价值。他还用 2 年
多的时间，画了 23 米的长卷，把北山
石刻当时的状况清晰地记录下来。在
世界遗产专家们面前展示过，为大足
石刻的申遗做了贡献。
　　在每一处遗产地都有很多文物工
作者和当地民众，对这些文化遗产所
付出的努力和他们这种对文化遗产所
表现出的热爱，让人感受很深。

  年轻人参观博物馆不再

是“到此一游”，而是享受文化

　　记者：去年，世界遗产大会第二次
在中国召开。在您看来，目前我国的文
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有哪些成绩和
不足之处？如何才能做好文化遗产的
保护和传承？
　　单霁翔：这些年文化遗产保护有
了很大的发展，如何“让收藏在禁宫里
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
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是一项
无止境的工作，目前的差距比较大。如
今，我们的博物馆已经从每年只有两
三亿人次参观，扩大到五六亿人次。但
是我觉得不能满足于此，因为与 14
亿人口的总量相比，这样算起来平均
两个人一年才走进一次博物馆，这跟
有的国家所公布的参观数据，一个人
一年两三次走进博物馆，相差太远了。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思考，博物馆怎么
把文物更多地展示出来，怎么讲好文
物的故事，开放更多的场所，更多的古
建筑经过修缮后被合理利用，而不是

“锁”起来束之高阁。我认为，越合理利
用，文物会越健康；越封闭起来，糟朽

得越快。
　　我们今天对于文物的修复和保护
技术，要与现代科技发展结合起来，有
更多的新技术应用到文物的保护和日
常的维护中。比如故宫博物院建立故
宫文物医院，就是运用大量的新技术，
每修复一件文物都要先进行诊断，出
诊断报告，出修复方案，再科学修复；
而不是把它修得越新越好，要最大限
度地保留文物的历史信息，不改变原
状，使文物能够“益寿延年”，而不是

“返老还童”。应用科学技术、科学理念
指导修复，今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基层的文物机构，无论古建筑修
缮、文物修复、科学研究还是文化服
务，都应该得到加强。很多基层机构，
现在无法满足文物保护任务的需要。
比如一个文物大县可能有数百处文物
保护单位，但是往往只有几个人员编
制。这些员工难以承担这么多的保护
任务。如果机构健全，有更多的文物保
护工作者能够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
这样文物才能得到持续的守护。
　　记者：您曾反复提到要让文物

“活”起来。在您的带领下，故宫博物院
进军了文创行业，紧扣当代年轻人的
需求，打造了很多“爆款”，也引起了各
地博物馆等纷纷效仿。打造文创 IP 成
为一个普遍现象，您怎么看待这一
现象？
　　单霁翔：故宫博物院研发文化创
意产品和鼓励文化创意是为了感染更
多的观众，尤其是那些来到故宫和没
有机会来故宫的观众，让人们更加了
解故宫博物院。这就是说如何使故宫
文化融入人们现实生活？这就需要研
发数字技术的文化产品。比如通过互
联网举办丰富多彩的网上展览；通过
APP 呈现各种文化的、藏品的、建筑
的内容。比如“每日故宫”，每天推送一
件（套）图文并茂的故宫藏品信息。比
如通过数字技术制作一些短视频、影
像和一些人们可以参与的活动。
　　另一方面，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创意
产品，创作灵感往往来源于对人们的现
实生活的观察，挖掘人们生活中需要什
么，然后与故宫文化资源结合，这样文
化创意产品就可以走进人们现实生活，
因为它不但有知识性，而且有实用性。
到了 2018 年底故宫博物院已经研发
了 11900 种文化创意产品，这些文化
创意产品覆盖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很
多人在传统文化的陪伴下，慢慢喜爱上
故宫的文化创意产品，也参与到文化的
传播中，扩大了故宫的影响力。
　　我感到，一个大家普遍能够接受
的经验就是文化创意产品一定要突出

“创意”两个字，不是模仿、复制、抄袭
某个类别或是某个博物馆的产品，一
定要深入自己的文物库房，挖掘可移
动、不可移动文物背后鲜为人知的历
史细节。第二个经验是，一定要详细地
观察人们的现实生活，尤其是年轻人
的文化需求，把文化资源和人们的现
实需求对接、结合起来，这样才会出好
的文化创意产品，才会出人们喜爱的、
愿意带回家的文化创意产品。
　　记者：近年来，各种文博类的综
艺、表演层出不穷，精品节目如“唐宫
夜宴”“只此青绿”等更是频频登上热
搜，您如何理解近年来文化领域掀起
的“文博热”“博物馆热”？
　　单霁翔：随着物质生活条件不断
改善，人们希望在文化方面能够有更
多享受。同时现代生活节奏比较紧张，
所以人们倾向于利用空闲时间，特别
是等车、坐地铁这类碎片化时间接受
信息。手机的普及使得工具更加便捷。
所以文化传播要适应人们这种生活状
态，在三五分钟之内就能接收到信息，
在不同的地点也能接收到信息。因此，
包括短视频在内的新的传播方式，逐
渐为人们所喜爱。这种方式也要找到
内容载体，比如在不久前北京东城文
化发展研究院举办了一个展览，叫“一
元‘中’始——— 2022 北京中轴线特
展”，在网上传播得很好。这就是“小活
动大媒体”，通过媒体把展览内容传播
出去。所谓“大媒体”就是它的内容吸

引人，人们对这些内容的注意力有
10 多分钟就够了，不可能看很长时
间。但是这 10 多分钟的效果非常
好。包括我们《万里走单骑》也是收
视率越来越高，特别吸引年轻人。这
些都表明人们通过自己的手指来选
择。现在内容太多了，节目太多了，
要通过努力吸引人们来选择。

  守住“初心”就是要“择

一业，终一生”

　　记者：您曾经撰文指出，“文明
‘无问西东’，开放方能互鉴”。这些
年来您也一直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
播和推广。在您看来，传统文化应当
如何“走出去”？怎样才能讲好中国
故事，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
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单霁翔：人类文化是多元的，全
世界各个民族在各自的历史发展中
都创造出绚烂多彩的文化。不同文
化、不同文明之间应该是开放互鉴、
共同发展的。所以我们要增进相互
了解，只有通过相互了解，才能互惠
互利，共同发展。我们既要了解世
界，也要让世界了解我们。所以我们
要走出去，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比
如故宫博物院每年召开“太和论
坛”，就是邀请全世界文明古国的专
家学者和政府官员一同探讨不同文
化如何共同发展的问题。
　　还有一个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的途径是申报世界遗产。世界遗产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严格的程
序认定的。每一项世界遗产都具有
全世界意义上的“突出普遍价值”。这
样的遗产，价值超越了民族和国家，
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在申报世
界遗产的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会委托遗产专家来考察，还会在
遗产大会上集体评议，通过后才能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所以积极参与
世界遗产事业就能得到全世界的关
注，就有机会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记者：退休后，您依然选择继续
投身遗产保护工作，您是如何保持
对工作的热情和勤勉，如何守住“初
心”的？能否和当下的年轻人分享下
您的人生经验。
　　单霁翔：其实我从小就和文化
遗产很有缘分。我的父亲是学文学
的，特别是古典文学研究，我小的时
候，父亲经常带我游览各种古迹。这
些古迹后来很多都成为世界遗产。
后来我去国外留学，学习的就是历
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回国后在规划
部门工作，接触很多历史建筑文物
建筑。后来调到文物部门工作，和文
化遗产打交道的机会就更多了。
　　人的一生，有时工作会比较稳
定，有时工作会经常有所变化。我的
工作经历其实有过 10 多次变化，
我曾是建筑师，搞规划设计，不久我
就去做城市规划管理，后来转到文
物保护，再后来做博物馆馆长……
工作内容涉及建筑、城市规划、文化
遗产保护、博物馆等，其实都是不同
的领域。怎么能够把这些经历融贯、
综合起来，怎样走进一个全新的领
域？我的经验是，通过回望自己过去
的经验，分析哪些能够在新的工作
岗位上应用。人要不断适应变化的
状态，要努力读书，努力尽快进入角
色，使自己在新的岗位上能够充实、
充满信心地工作。
　　守住“初心”就是要“择一业，终
一生”，我一直从事和文化遗产有关
的工作，一生也就会做这一件事。像
故宫博物院的那些文物修复师，像
在各个遗产地默默付出的工作人
员，像最近冬奥会上为国争光的运
动员们，他们也都是如此。当然，随
着时代变化，随着国家的需求你可
能会变化岗位，但不变的是要有一
个能够为社会发展做出自己贡献的

“初心”。所以说，年轻人要想有所成
就，就要守住“初心”，就要“择一业，
终一生”。

单霁翔：从“故宫看门人”到“世遗守望者”

▲单霁翔接受新华每日电讯专访。  吴佶摄

　　（上接 10 版）时光就这样在普通
人的悲欢离合间一路向前。周秉昆入
狱的 8 年也是东北发生沧桑巨变的 8
年。李双华被饭店开除后逼着丈夫南
下打工找到了新的出路，周秉义背负

“大工贼”骂名重组的波来日化逐渐走
上正轨……而在现实中，东北国企改
革在阵痛中浴火前行，涅槃重生。电视
剧中，拖拉机厂的取景地是吉林铁合
金厂的旧厂址，这座工厂始建于 1953
年，是国家“一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
目，也曾经历过辉煌，也曾面临着困
顿，经过不断改革，公司与中钢集团实

施增资重组，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前景，
如今，已成为国内行业的龙头，在国际
铁合金市场也具有广泛影响力。
　　前面讲到的长春电影制片厂，也
是东北改革的一个缩影。“看着长影电
影长大的”中国人有好几亿。但后来长
影也一度跌至谷底，最困难时几乎无
片可拍。2002 年，长影按照国家要求
转企改制，提出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

“双轮驱动”，相继创办电影频道、建成
长影世纪城、长影旧址博物馆、电影
院、音乐厅等，并拍摄了《小巷总理》

《索道医生》《黄大年》等一系列优秀电

影。经过 20 年探索，长影摆脱了生存
困境，以崭新的面貌重回主业。有意思
的是，《人世间》这部大剧，长影也参与
了摄制。戏里，老长影旧址出镜，戏外，
新时代长影参与拍摄，时光就这样在

《人世间》中交错而过，留下余韵深长。
　　剧演到了后面，“光字片”终于进
行拆迁改造了。在东北，除了国企的变
化，从民生角度广泛开展的棚户区改
造也折射了东北的时代变迁。在剧中，

“光字片”低矮、拥挤，整个片区只有一
个厕所，吃水要排队去挑，房屋又小又
破，街路狭窄车辆无法进出……这也

是东北很多棚户区的真实写照。1970
年前后出生的许多东北人都是在一个
个的“光字片”中长大的。这里“晴天一
身土，雨天一身泥”，雨大怕漏、雪大怕
塌，冬天还要防止煤气中毒。从 2005
年开始，东北开始进行大规模棚户区
改造。经过十几年持续不懈的努力，东
北百姓的居住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人世间》里蔡晓光所在的拖拉
机厂，虽然没有具体指明是哪家企业，
但是长春人都会很自然地联想到长春
拖拉机厂及与之相邻的柴油机厂。这
两个厂区所在的长春市二道区曾是大

型国企集中区，也是最典型的“光字
片”，如今高楼林立，一派繁华，造型新
颖的书店、精巧别致的咖啡馆遍布其
间，俨然城市客厅的模样。只有那些作
为工业遗址留下来的老厂房，静静伫
立，无声地讲述着这座城市的沧桑巨
变，见证着东北 50 年间的痛与兴……
　　无惧苦难，一心向阳。随着《人世
间》迎来大结局，剧中的主人公也将迎
来新的生活。而在现实中，生活没有完
成时，只有进行时。虽然东北几十年来
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东北当前的
现状并不尽如人意。剧中借周秉义和骆

士宾的对话也探讨了“投资不过山
海关”的话题。骆士宾问，以前人们拼
命“闯关东”，现在为啥不愿意来东北
投资呢，周秉义半是调侃地回答，因
为太冷了，施工周期也是问题。毋庸
讳言，改革开放 40 余年，东北的发
展依然面临着一些主客观上的难
题，东北振兴依然在路上。也许路很
长，也许路上还会有很多的沟沟坎
坎，那又怎样？就如《人世间》主题曲
所唱：有多少苦乐，就有多少种活法；
有多少变化，太阳都会升起落下。
　　踏过千重浪，这人世间，值得。


